
□颜学敏 文/图

一地落花

■家庭相册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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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前几天， 我给学生们布置了
一道半命题作文： 我的妈妈。 我
对孩子们说， 妈妈是世界上最爱
你的人， 你们一定要好好写写妈
妈。 老师会将你们的作文改好，
到了母亲节那天， 你们要将作文
念给妈妈听。 我想， 那是你们送
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第二天， 语文课代表向我报
告 ： 老师 ， 陈雨没交作文 。 陈
雨？ 不就是那个坐在角落里、 性
格有点内向的男孩子吗？ 他一直
是个积极上进的孩子啊， 并且，
他的作文多次获过市里作文比赛
奖， 以妈妈为题材的作文对他来
说毫无疑问是小儿科。 我问课代
表：你问他怎么说？ 她回答，他说
忘记了。 我心想，怎么会忘记呢，
家庭作业只有这一道作文题，一
定是觉得老师的题目太乏味，骄
傲自满的心理作祟吧！

我一向看不惯这种骄傲的学
生， 对他们实行的是 “打击” 政
策。 放学时， 我特意当着全班同
学的面点名批评： “这次的作文
大家都认真对待， 很不错， 但陈
雨同学对老师的作文不屑一顾，
我希望他不要因为曾经的成绩而
沾沾自喜。” 我大声地说： “陈
雨 ， 你明天早上必须交作文给
我， 否则， 你就不要进教室！”

第二天一早刚站上讲台， 课
代表笑嘻嘻地将陈雨的作文本递
给我， 我打开一看， 题目是 《我
的 “懒虫” 妈妈》。 写的什么嘛，

一看题目 ， 我就气儿不打一处
来， 呵斥陈雨， 你的作文你自己
上来读。 陈雨怯怯地望着我， 好
半天才站起来， 在我严厉的眼神
里， 开始朗读他的作文。

“我的妈妈是懒虫。” 他一
开口，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我的妈妈， 她从来不给我
洗衣服， 也不会帮我做饭， 更不
会帮我检查作业。 她不会在下雨
天为我送伞， 也不会在下雪天给
我送棉衣。 我的妈妈， 她最爱的
就是床， 一天到晚赖在床上， 吃
饭、 穿衣， 全由爸爸侍候， 我和
爸爸在她眼里， 仿佛是空气， 是
她毫不关心的对象。”

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自7岁起， 我就开始自己做

饭、 洗衣， 缝补衣服。 因为怕下
雨， 我就天天带伞。 怕受凉， 书
包里永远揣着一件毛衣。这一切，
都是因为母亲的懒。”同学们开始
面面相觑， 望着这个显然比自己
成熟懂事自立的小男子汉。

“有人问我， 你的妈妈为什
么会那么懒呢？ 其实， 我妈妈以
前很漂亮， 也很勤快。 但是， 在
我7岁那年， 我和妈妈坐车去郊
游， 路上遇了车祸， 她用身体罩
住了我， 自己却成了植物人， 从
此躺在床上， 她就变 ‘懒’ 了。
‘懒 ’ 得没再睁开眼看我一眼 。
我叫她， 她不应我， 我给她读儿
歌， 她不理我， 我给她读我最得
意的作文 ， 我感动得眼泪哗哗
流， 她却无动于衷。”

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有的女
同学满眼泪花，开始小声地啜泣。

“我其实想， 只要妈妈能醒
过来， 哪怕她醒过来， 依然是个
大懒虫， 我愿意所有的事情自己
去做， 只要她能醒过来。”

台下忽然掌声雷动 。 一时
间， 我也禁不住泪如泉涌， 但仍
不忘使劲儿鼓起了掌。

□刘亚华 文/图

我的“懒虫”妈妈

■图片故事

□刘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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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在姥姥的陪伴下
度过的。 据周围的老人讲， 姥姥
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 一米六五
左右的个子， 高高的鼻梁， 白皙
的皮肤， 精致的五官。 只可惜命
途多舛， 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
一男两女。 唯一的男孩4岁时过
继给了大姥姥家。 而年轻的姥姥
本以为还能再有小孩， 姥爷却在
妈妈13岁时死于白血病。 时隔一
个月， 12岁的小女儿也因白血病
去世。 随后， 四十岁的她一个人
带着妈妈生活。

我难以想象姥姥要多么坚
强， 要忍受多少思念的折磨。

姥姥大约五十岁的时候妈妈
结婚了， 婚后就有了我。 后来因
为又有了弟弟， 断奶后的我就跟
着姥姥生活。

那时姥姥家附近没有年龄相
仿的小孩子， 所以我的童年现在
想来是比较孤单的， 不过还好有
姥姥在 ， 她就是我的 “小伙伴
儿”。

姥姥家的院子前面有个小菜
园， 每到夏天傍晚的时候， 我就
会躲到高高的黄瓜架、 豆角架底
下跟她老人家捉迷藏。 不一会儿
就听到她喊着我的小名儿， 颠着
小脚跑出去找我， 我等着等着就
睡着了， 一觉醒来， 已经睡在了
她的身边。

小学毕业后， 我被爸妈接到
身边。 从此之后的一年， 我每到
周末都会坐四十多分钟的公交车
去看望姥姥。

慢慢长大， 我的生活变得丰
富多彩起来， 周末也开始渐渐被
各种各样的补习、 聚会、 郊游所
占据。 每一件事都似乎变得比看
望她重要。 舅舅48岁时先于姥姥
去世。 而后不善言辞的姥姥变得
更加粘人， 每次打电话都会问：
什么时候回来啊？

每次去看她， 一踏进大门，
她就颠着小脚一路小跑着去给我
拿留了好久的糕点糖果， 但那些
都早已过了保质期。

十八九岁的我开始觉得姥姥
无法融入我的世界， 就像是那些
过了期的糕点， 就像是我跟她说
的好多话她都听不懂。 她的衣服
不再像以前那样平平整整、 总是
飘着洗衣粉以及肥皂混和在一起
的香味。 她做的饭不再像以前那
么干净 ， 甚至连鱼鳞都刮不彻
底。 跟她走路的时候我总是得停
下来等她……

慢慢的， 看望她的频次也从
一周一次变成了一个月 、 两个
月、 三个月。 难得回去， 有时候
还会直接抱怨 “姥姥， 你的黄瓜
没洗干净 、 丝瓜太淡 、 炖鱼太
咸 ”， 而她总是默默地低着头 ，
憨憨地笑。

姥姥是84岁去世的， 那年我
上大三。 那时候我很 “忙”， 认
为自己在为理想努力， 也以为她
只是病了而已， 总会好起来。 在
我的印象里她永远是那个不知疲
倦的老太太。

直到有一天妈妈说医生下了

病危通知书 ， 我急匆匆赶到医
院 ， 姥姥却几乎失去了所有意
识。

我紧紧握着她已经有些冰凉
的手， 反复地喊着： “姥姥， 我
回来了 ，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
大约半个小时后她嘴里喃喃地叫
我的小名， 站在一旁的医生说：
“外孙女给喊回来了” ……

看姥姥情况好转， 我因为要
上课就返校了。 可没过三天， 就
接到爸爸的电话。 这一次， 任我
哭喊着姥姥， 她都没有再睁开眼
睛。

现在距姥姥去世已经十一年
了 。 这十一年里 ， 我完成了学
业， 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结
婚生子……收获了很多， 也失去
了很多。 有些失去的可以重新再
来， 有些错过的可以再次遇见。
可每每想起姥姥却像是永远抚不
平的伤疤， 我始终没办法让她知
道自己带大的小孩儿并没有真的
嫌弃她做的饭太咸或者太淡， 没
机会了解她一个人的生活有多么
寂寞， 没机会告诉她我过的好不
好、 快不快乐。

人生短暂， 可我们总认为还
有好多时间去爱身边的人。 即使
伤害了他们， 也总认为还有机会
补回来。 可往往时间不会对我们
这么慷慨。 我从没告诉姥姥我爱
她， 以为不用表达， 她就能感觉
到。 其实再亲近的人， 也需要表
达。

因为———爱， 经不起等待。

爱
经经不不起起等等待待

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
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 人生看得
几清明？ ———苏轼

独自一人去公园寻花的路
上， 遭遇了暴雨袭击。 好在一位
保安大哥用他的伞把我护送到岗
亭避雨， 让我不至于淋到落汤鸡
的惨状。

暴雨过后， 沿着还淌水的路
往公园深处走去。 三三两两的几
个保安、 清洁人员在雨停后也走
出了房子。 有两个保安打着伞往
山里走， 有一位还是在暴雨中给
我撑伞的大哥， 我感激地朝他笑
了笑， 问他们去干嘛？

“巡山去！”
“巡山？ 还有这样的工作，

如果我也能在这里工作， 真愿意
天天巡山去 !” 我对他们巡山的
工作无比的仰慕。

“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美好，天
天呆在一个地方， 天天看一样的
风景，谁都会厌烦的。 ” 他们在一
地油桐落花的树下， 快步地走开
了。

掉落在地上的花， 因雨水浸
得太透而失去了原有的娇媚， 变
得有些皱皱的， 无精打采。 即便
是没有了树上油桐花的热烈、 丰
盈与高贵， 可我还是为这一地落
花着了迷。

我蹲在地上， 细细地研究怎
样才能把已失去了生命的花拍得
更好看些， 更美些。 远处传来了
清扫马路的唰唰声。

唰唰声更近了， 有些急促 ，
有些不耐烦。 我只顾着从不同角
度找落花的美， 不察觉清扫的大
爷已坐在靠近我的一张湿凳子
上。

“ 我看你蹲在地上很久了 ，
地上的花有啥子好拍的， 树上那
么多好看的花。” 他一口的四川
话让我从拍摄中惊了惊， 于是起
身朝他笑了笑。

“你是记者？ 专门来拍路面
扫得不干净？ 你这样报道出去我
们要被扣工资的， 别拍地上了 ，
树上的花比掉在地上的好看多
了！” 大爷有点气恼。

“正因为是掉在地上的花与

叶， 所以才更好看呢。” 我不能
用落花之美与大爷对话。 在他眼
里 ， 那些只是掉在地上的花与
叶， 是需要他用力气来清扫的垃
圾。 我告诉大爷我不是记者， 只
是喜欢这掉落在地上的花， 树上
的花太高了， 我太矮， 拍不到。
可是大爷却仍是不相信我不是记
者， 用扫帚不停地在我身后扫去
落花与落叶。

在大爷的唰唰声中， 我似乎
有些明白了： 大爷说的没错， 那
只是掉在地上的花与叶， 是他每
天都要清扫的工作。 每天扫都清
扫不完， 哪还觉得美呢？ 他们在

惊疑、 焦虑、 匆忙， 为着生存而
奔波的工作中， 哪里还有时间停
住脚步欣赏这一地怎么也扫不完
的落花呢？

风住尘香花已尽 。 我们 爱
那 落 花 如 飞 雪 一 般 ， 密 密 麻
麻 地 铺 满 整 个 路 面 。 我 们 在
那花中欢呼雀跃， 何曾去想过，
清扫这一地落花需要多少力气与
时间？

我们只是想着留住花的 娇
艳 与 妩 媚 ， 何 曾 想 过 留 住 带
给我们干净路面的清洁工的背影
呢？

我们在埋怨他们破坏了我们
赏花的雅兴， 却何曾知道在我们
践踏落花如泥后他们需要挥动多
少次扫帚才能还给我们一条清清
净净的马路？ 要弯下多少次腰才
能把我们随意扔下的瓶子、 垃圾
捡得干干净净？

云在天空赶集似地跑着， 桐
子花叽叽喳喳地开得正欢。 美丽
的花啊， 你脚下的泥土同你一样
是珍贵的！ 身边的人啊， 愿你一
直能被温柔以待！


